
1900 年春夏之交所发生的东南互保，是近代中

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关于这个事件来龙去脉及

其后果的研究，前辈学者和时贤做过许多有创建意

义的工作，基本脉络大致清晰，后果评估见仁见智。
不过在对事件过程的研究表述中，学者们更多地注

意到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张謇等人的
决断、贡献和建言，而对他们周边更多人物的研究还
略嫌不够，而郑观应就这样一个还不被充分重视的

人①。其实，正是他们对外界动态的密切观察和及时
建言，才导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来自北方的启示

义和团运动在这一年春天达到高潮，特别是由

于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后采取强硬镇压手段，义和

团大规模从山东向直隶转移，至 1900 年 5 月，义和

团民众遍布京津市面。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义和
团在虽然山东受到强力镇压，可是在京津地区却受

到清政府方面公开或非公开的保护、利用，结果列强
对清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他们以代清政府剿灭义

和团的理由向中国出兵，组成所谓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组建后，一直寻找机会向北京进发，理

由是救援那里的各国公使及其眷属。然而遗憾的是，
八国联军在义和团的骚扰及清军有意阻止下，根本

无法达成目标，他们瞻前顾后，既要向前进攻，突破

清军的防线，又要顾及后面，担心来自山海关方面的

援军。于是从联军的战略战术考虑，占领控制清军的
大沽炮台，就成为联军行动的一个关键。
就联军出兵中国的目标说，既然是“代剿”义和

团，那么联军与清军从理论上就是盟军，联军向清军

要求控制大沽炮台，也不是没有理由。然而，清军将
领无法认同这个盟军，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和平交

出至关重要的大沽炮台。
和平手段无法获取，联军径直以军事手段解决。
6 月 16 日凌晨，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动总攻，经过几

个小时的激战，联军夺取了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失守是 1900 年中外关系的转折点，原

本勉强认同列强出兵中国的清政府终于翻脸，几经

犹豫，清政府于 6 月 21 日下诏宣战。清政府以一国
之力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十一个国家较劲，十一国

与中国立即处于战时状态。

摘 要：1900年发生的东南互保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先前的研究已对此做出许多有价值的探讨，但根据一些
新出史料还可对这一事件最初策动过程略作补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郑观应不是东南互保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建
言是否发挥作用也并不太清楚，不过他对当年的政治变化给予高度关注，积极建言，积极行动，主动参与有可能改变中

国政治行程的上海国会，应该是合乎其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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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处于战争状态，联军不仅毫不客气地占领

了天津，而且向周边用兵，向北京进攻。在向周边用
兵的过程中，中国先前创办的许多民族工业受到严

重摧残。联军甚至根据现代战争的惯例，将自己所控
制区域对方资产予以没收。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和天
津周边地区一些属于中国政府或中国人的重要资产

循 1894 年和 1884 年两次战争中的惯例，将这些产

业临时置于外国国旗的保护之下，就是采取了在各

有关国家领事馆对真实的卖契予以注册的办法[1]68。
这种办法当然也留有许多后遗症，比如现在人

们所知道的开滦煤矿矿权纠纷，就是弄假成真，智慧

确实不太高的中方主事者张翼在匆忙中被国际小人

蒙骗。开滦煤矿矿权纠纷不仅长期困扰清政府和后
来的民国政府，而且国际兴讼[2]，旷日持久，中国方面

蒙受了巨大损失。
开滦煤矿矿权纠纷的发生说到底是中国方面主

事者张翼在八国联军占领开滦煤矿资产后乱了手

脚，匆忙决策，轻信洋员德璀琳的结果，张翼如果不

是被联军扣留关押，估计也不至于出现如此大的漏

洞，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将开滦煤矿全部资产以

一纸手写文书交给一个外国人保管，以为如此可以

避开联军的侵占蹂躏，谁知是将开滦煤矿交给了一

个类似于国际诈骗的团伙[3]138。
其实，开滦煤矿矿权纠纷和中国方面的巨大损

失，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在过去
几十年间遇到中外重大冲突和战争状态，已经几次

使用过这种托管的办法，而这种托管办法在某种程

度上确实保全了中国方面的资产，应该说是危急状

态中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应该因为具有某种可能

的风险而不为，关键是要做的周密和符合程序。
不知道北方的经验还是过去的经验启发了郑观

应，郑观应在上海局势日趋危险，联军有可能在上海

登陆，而义和团民众也有可能大规模向南方发展的

情势下，向他的主管上司盛宣怀提出了寻找可靠的

外国势力托管中国资产的建议。
6 月 22 日，郑观应致函盛宣怀说，中国军队和

义和团对天津外国租界的进攻和北方战局的进展必

将对南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

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中国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

国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因

此随着形势的演变，英国军队极有可能在上海登陆，

进而占据吴淞炮台，复派兵进入长江流域进行惊扰。

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他建议盛宣怀，经与有
关方面协商，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各公司宜早筹备，

将资产安全转移至外国名下，这样或许有利于保护。
根据郑观应的说法，他的这个建议当天已与徐

润商量过，徐润所属各公司“亦拟换旗”，并告知各位
董事商量妥善，各位董事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该

换，有的认为不必换，有的认为还可以等待局势的变

化，宜缓换。总而言之，意见不一。所以他在这封信中
请盛宣怀予以裁示[4]80-81。
郑观应此时任职轮船招商局，并在汉阳铁厂、粤

汉铁路、吉林矿务公司等兼职，而这些工厂或公司都
是清政府的产业，至少也是以政府产业为主导的股

份制企业，归盛宣怀主管或主办。他此时之所以对北
方特别是天津的局势格外关心，除了工作方面的原

因外，还与其五弟郑翼之等亲人均在天津博文书院

读过书等缘故。
至于与郑观应商量换旗保护产业的徐润，也是

广东香山人，与郑观应为小老乡。徐润字雨之，别号
愚斋，与同乡郑观应一样，也是当年上海滩大名鼎鼎

由买办而华丽转身的红顶商人，深受李鸿章的信任

和倚重，1873 年受李鸿章委派，会同唐廷枢接办李

鸿章创建的轮船招商局。后又接手平泉、鸡笼、开平、
贵池等矿务。此时也归属盛宣怀管理，是盛宣怀所倚
重的洋务人才。
郑观应、徐润与盛宣怀之间有着密切的工作关

系和比较复杂的个人关系，郑观应的这个建议我们

从已有文献还看不出盛宣怀有什么回应，只是可以

肯定的是，郑观应的这个提醒一定启发了盛宣怀，三

天后即 6月 24 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
洞，提议“从权”在上海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上海
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
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
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5]随电附有草拟
的互保章程草稿。
盛宣怀的建议应该说与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

力任保护、稳住各国、暂保长江的思路一致，因此他
的建议很快在刘坤一那里获得积极的回应。6 月 25
日，刘坤一复电盛宣怀，表示赞成盛宣怀的建议[6]679。
同一天（6 月 25 日），刘坤一又致电盛宣怀，请盛宣

怀就近指导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团进行谈

判，以便早日定议[7]86。
东南互保的建议特别是刘坤一的坚定态度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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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东南各省督抚的积极回应，他们普遍相信盛宣

怀的判断：“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
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

各国之心，仍不背（朝廷）廿四日旨。”他们相信东南
互保不仅是克服目前时局危机的惟一办法，而且也

合乎朝廷先前要求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
的指示精神[8]954。
6 月 26 日，上海道余联沅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

的训令邀请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会晤，讨论局势。余
联沅在会议上要求领事们致电各自政府，建议除了

现在正在进行战斗的北方地区外，宣布中国其他所

有地区为中立区。余联沅奉命表示，如果各国政府照
此办理，那么中国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就有足够的

能力保证维护秩序[9]523。经过周密谈判，余联沅与各
国驻沪领事正式签署《东南互保章程》共 9条。
东南互保达成后，郑观应将中国企业易帜的建议

自然不了了之，不过可以相信的是，他的这些建议对

于促成东南互保的形成应该有一种隐性的力量在。

时局的关键

东南互保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也是

当时东南经济发达地区行政当局和一般民众的共同

期待，并不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
奇思妙想一厢情愿。所以郑观应的建议也只是社会
共同意识中的一个浪花一个潜流，是历史合力中的

一个微小的力量而已①。
在东南互保形成过程中，郑观应无疑是赞成东

南经济发达地区暂时脱离中国政府的管制，与列强

达成共管的协议，既可避免联军转舵南下，惊扰东

南，也可防止义和团民众在联军和清军的驱赶下向

东南流窜。应该说，这是在北方大局糜烂之后所能想
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保境安民是东南互保的核心，但东南互保绝不

是扭转时局的关键，如果东南督抚满足于东南互保

的达成，偏安一隅，那么时局不仅不能好转，反而会

因此持续恶化。所以，在保持东南半壁江山不受内外
力量的破坏前提下，用什么样的办法，从哪个地方突

破，则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问题。
一般说来，当时上海如郑观应、盛宣怀这样一批

与外国人交道密切、关系千丝万缕的洋务、买办阶
层，在感情上一点都不同情义和团，他们始终如一痛

恨义和团的骚扰破坏，痛恨清政府中一大批愚昧官

僚出于非常自私而见不得人的狭隘考虑，利用义和

团，宣扬愚昧的爱国主义排外情绪。
按照郑观应的看法，清政府在义和团事件发生

之初的应对就错了。因为一个合法的政府，无论如何
都不应该让义和团合法化扩大化，从来的秘密结社

都是政府防不胜防的最大隐患，即便他们的主旨是

对着外国人和外国势力，但弄到最后一定是政府的

敌人。可悲的是，清政府中有一大批枢臣竟然相信义
和团偶有灵验的符咒，相信义和团是中国抵抗列强

侵略的主要力量，于是义和团民众先是烧教堂，杀教

士，继则围攻公使馆，杀公使，震动五大洲，引起国际

社会强烈不满和各大国公开出兵干预[10]。现在形势
已不可收拾，为了扭转中国持续被动的局面，郑观

应、盛宣怀等人一致认为应该注意保护各国公使的
绝对安全，绝对不能再出现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这

样的恶性事件，同时注意寻找机会，寻找最安全的道

路、方式，恭送各国公使和他们的眷属出京，为扭转
时局，重开和谈准备条件。
保护各国公使和所有外国人的安全，是盛宣怀

和东南督抚最为关心的问题，两国交兵不杀使者，这

是中国两千年前就提出的交往原则，所以稍具国际

视野的中国人也认为这是最低的外交原则，至于那

些与外国人有密切往来的洋务人才、红顶买办，就更
不要说了。所以在那些最紧张的日子里，郑观应似乎
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北方事态发展，注意向盛宣怀或

通过盛宣怀向清政府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6 月
19 日，上海各方面纷纷传言总税务司赫德被枪杀，

郑观应很快判断这个消息并不确切，他在当天致函

盛宣怀谈了自己对这个传言的看法，但他同时强调

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再有伤害各国大员等情，否则

将来很难收束[11]72。
遗憾的是，郑观应的判断刚刚表达，第二天在北

①当北方局势越来越坏时，特别是清政府大规模改组，庆亲王奕劻等人出局，端王等人入主总理衙门之后，南方许多官僚就判定慈禧太后必将西

幸，南方只能寻求自保，寻求与列强合作而不是对立。而这一点也正是西方国家外交官当时追求的目标，列强也不想在南北两个战场同时开
战。6 月 15 日，英国政府决定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合作，全力支持他们在长江流域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16 日夜，郑孝胥在与张之洞
聚餐时，也当面建议张之洞力保汉口，“以保商务，靖内乱自任。”所以说，东南互保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实是形势使然。参见
《郑孝胥日记》（2），7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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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就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枪杀的恶性事件。舆
论哗然，举世震动。6 月 26 日，郑观应根据自己与美
国驻沪总领事的直接交谈，获悉各国已陆续向天津

集结，进攻北京，救援各国公使必不可免，于是他在

当天中午立即致函盛宣怀通报了这个情况，介绍西

报传言清军保护各国公使出京，惟不知现在何处，令

人焦虑。他建议清政府采取绝对安全措施保护各国
公使，不要再节外生枝，为将来的外交谈判设置新的

困难[12]89。

根本解决

充分保证各国公使及其眷属的安全，无论如何

不能再发生克林德被无端杀害那样的恶性事故，这

当然是解决时局困境的关键，但显然不是时局根本

转变，不是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解决，当然也不是郑

观应在 1900 年思考的重点。
事实上，在这一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郑观应

延续着先前数十年的思考，期待中国怎样利用这些

非常变局走出一条新路，怎样从事一场真正意义上

的政治改革。郑观应在《拳匪》最后说：“北望泪沾巾，
烽烟何日止；车驾盻东还，新政从此始。”前两句显然
是在强调怎样解决时局危机，尽早终止北方的战争，

不论是与义和团，还是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后两句当

然是期待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那就是希望尽早能

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政治危机，化危为机，不要再玩

1898 年或之前的政治游戏，两宫尽早结束“西狩”，
返回北京，开始真正的政治变革[13]1364。
商人、洋务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并非一般的商人，
或许是因为其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机缘，使他和同时

代的洋务人才、买办大班就是不一样，他寄身于买办
阶层，但似乎并没有沉溺于灯红酒绿，贪婪于金银财

富，他忧国忧时，不满于社会现实，不满于政治现状，

他对西方近代富强之路、大国复兴的历史与根源有
着充分的理解和研究，总是期待自己的祖国也能像

西方大国一样，实现复兴，重建辉煌。郑观应具有那
个时代少有的忧患意识和普世理想，当整个社会沉

湎于同治中兴、洋务新政那短暂的经济增长成就，陶
醉于大清王朝重建盛世不可一世的时候，郑观应的

头脑似乎格外冷静，他继早期作品《救时揭要》之后，
又于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初相继出版《易言》和
《盛世危言》两部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重要著作。这
两部著作奠定了郑观应思想异端的基本风格，使他虽

然身在体制内，但总想着这个体制随时都有分崩离

析、大厦将倾的危机感。所以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
冒着体制内乌鸦嘴的政治风险，在举世陶醉于“盛世”
的梦幻中，大声棒喝，唱起了反调，警告国人不要做井

底之蛙，不要自我陶醉自我麻痹自我屏蔽，还是要睁

眼看世界，冷静看待中国与世界在总体上还有很大

差距，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努力，需要改革。
在《易言》中，郑观应提出一系列改革内政的措

施，主张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同步，主张国民待遇，中

国民间资本与外国资本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更重

要的是，郑观应在《易言》中大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
以为这才是西方富强稳定可持续的根本制度，中国

只有像西方一样，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实行

君主立宪，才能为中国未来提供一个持久发展和与

世界同步的道路。
郑观应的议会政治思想在 1870 年代无疑显得

离奇超前和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一致相信“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以为中国先前
几十年之所以被西方大国任意羞辱任意宰割，其实

主要的是中国在经济上国防上不如人，所以中国人

当时普遍认为，中国的出路只在于谋发展，只要中国

强大了富强了，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强大了，中国就

可以享有高兴或不高兴的权力，就可以参与国际规

则的制定与修改，就可以将受屈辱的历史彻底抛弃。
这个善良的愿望实际上深深误导了中国几十

年，中国在那几十年虽然换来了国内政治的稳定，但

是这种稳定的代价却是中国在政治上止步不前，错

过了政治与经济的同步发展，错过了国内关系的重

新调整，也错过了中国人接受普世价值与世界同步

的良机。特别重要的是，当中体西用成为国人共识，
经济发展成为一种绝对任务时，这就为后来不得不

进行政治改革埋下了巨大的障碍，使中国的政治改

革在晚清二十年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巨大阻力。
《易言》中的政治变革思想没有被那个时代所接
受，这当然使郑观应感到伤心感到失望，不过他不满

于就此放弃，更没有改变信念，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

和认知，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所以他《易
言》发表之后的若干年里，尽管命运坎坷，内外交困，
事业到了谷底，父兄妻子怨于内，上司朋友责于外，

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反而用全副精力重写《易
言》，至 1894 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完成。
《盛世危言》所表达的政治理念没有从《易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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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反而向前迈出一大步，将在《易言》中还处于犹豫
不定的君主立宪政治理念清晰化，以为君主立宪政

体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案，大清王朝要想坦然

面对中外压力，就要化压力为动力，迅速实行君主立

宪。至于与君主立宪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郑观应也
有详细的研究和设计，以为至少要在舆论传播与控

制，官员选拔与罢免，教育制度的改造与重建等方面

下大力气花大功夫。
与《救时揭要》、《易言》的结局很不一样，《盛世

危言》生逢其时，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使国内终于有
了一个接受《盛世危言》特别是其政治变革建议的外
在环境，从光绪帝至各级文武大员，都对这部书发生

了兴趣，即便不知道这部书的下级官吏，也开始知道

要维新要变革，于是在 1895 年之后的那几年，中国

实在是进入一个维新时代，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走上

政治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可能性大大增加，郑观应在

那几年也一扫先前的晦气，重出江湖，成为李鸿章、
张之洞、盛宣怀麾下很重要的红顶商人，参与近代中
国一系列重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然而，一个充满希望的维新时代终于因 1898 年

秋天的政治事件而发生逆转，中国政治几乎重新回

到甲午战前的起点上，紧接着又发生震动大半个中

国的义和团运动，引发列强直接出兵干涉。在这种情
况下，东南督抚出于各方面的实际考虑，与列强联合

达成东南互保的权益之计，但是要根本上解决问题，

仅仅靠东南互保这种经济上的互惠显然是不可能

的。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寻找到一条新路。于是在那短
短的几个月，东南督抚、政府要员，在朝在野的政治
家、革命家、思想家乃至那些并非热衷于政治的商
人，都在利用清廷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困境而寻找机

会，甚至寻找替代清廷的政治方案，张之洞、李鸿章
分别与唐才常、孙中山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与合作，希
望能够在政治上为中国开出新局面，而在上海，在刘

坤一的地盘，先是有经元善等 1231 人合词电禀，请

求光绪帝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反对清廷所谓废

立阴谋[14]309；后有中国议会的成立与发布。这一系列
行动，如果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就能看到

其前后逻辑关联，也能看到与郑观应思想主张的因

果关系，也就知道郑观应列名中国议会正是其思想

发展的逻辑结果和难得的一次实践。

由于中国议会存在的时间太短，而后政治局面

完全改变，中国议会的相关资料相对散失，郑观应与

中国议会的关系若隐若现，并不明朗。只是从其思想
演变的逻辑进程看，他参与中国议会，应该是其思想

的自觉和必然结果。他大概确实希望中国议会能够
与东南互保相互声援，尊崇光绪帝，树立皇权中心，

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实行新政，不承

认端王、刚毅等所谓伪政府。
1900 年 7 月 26 日（七月初一日），中国议会成

立会在上海愚园南新厅召开，海上同志 80 余人出

席，大家以次列坐北向，叶瀚充会议主席。叶瀚曾长
时期充任张之洞幕僚和属员，1895 年在上海与汪康

年一起创办《蒙学报》，为维新运动中一个比较重要
的人物。或许是在湖北张之洞手下从事自强事业时，
郑观应就与其结识，成为朋友[15]2540。
在当天的会议上，叶瀚宣读中国议会的宗旨共

五条，一是不认通匪矫诏的伪政府；二是联络外交；

三是平内乱；四是保全中国自主；五是推广支那未来

的文明进化。会议以举手的方式通过这个宗旨宣言，
然后举行正副会长选举投票。容闳、严复被分别票选
为正副会长。容闳随后发表就职演讲，声如洪钟，振
奋人心，掌声雷动。当天的会议就此结束。
三天后（29 日），中国议会诸同志在愚园举行第

二次会议，到会者 60 多人。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郑
观应被容闳指定为 10 名干事者之一，与唐才常、汪
康年等人并列，这显然是看重郑观应处理实际事务

的能力。
中国议会内部派系林立，结构复杂，各人想着各

人的主意，容闳虽为公举的会长，但他并不知道中国

议会的核心成员唐才常自立会准备举事的内幕，至

于其间与帝党有特殊关系的文廷士，与张之洞有师

生情谊的叶瀚，与李鸿章交情甚深的狄葆贤等人，其

实都是在利用中国议会这个平台在做着自己的事

情，与日本幕府末期尊王攘夷的情形根本不同。这就
引起章太炎的愤怒，以为一面勤王，一面排满，既不

愿承认满清政府，却又要拥护光绪帝，这个无法化解

的内在冲突终于使章太炎等人从改良主义走向革

命[16]77。所以，中国议会不过是一批略具新思想的乌
合之众，即便后来不被清政府镇压，这个离心离德的

政治联盟也必将很快结束蜜月，走向解体①。

①这是中国议会参加者章太炎的看法，他在当年写给夏曾佑的一封信中分析了中国议会各派系的政治倾向，表示“志士既少，离心复甚”，前途
不容乐观。见《章太炎书信集》，51 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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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自立军史料集》，170 页，长沙：岳麓书社 1983 年）一文中表示，由于中国国会参与者多为诵读诗书多
才能文讲求时务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在中国国会存在期间发表过一些荒唐言论，但其用心显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同，大率本非康党，
所以既往不咎，允其改过自新。张之洞竭力避免清查扩大化，可能有许多复杂的考虑，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国会参与者许多人与其关系密切，
或幕僚或门生，甚至中国国会在存在过程中，张之洞也清楚这其中的一切。

Zheng Guanying in the DNHB Period

MA Yong
(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Dong Nan Hu Ba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of modern China. There are already so many

valuable researches, so this paper just probes into initial stage of this incident. Zheng Guanying was not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event. As a resul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his suggestions were effective or not. He, however,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and he acted in positive way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hanghai Congress. These

actions should be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his logical thoughts.

Key words：Zheng Guanying; Dong Nan Hu Bao; Shanghai Congress

中国议会折腾了不到一个月，北方的局面就因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两宫“西狩”而大致趋于稳定，东
南督抚见风转舵，一切与清廷离心离德另立中央政

府的阴谋一律停止，原本期待出兵期望重建政治权

力中心的唐才常失去利用价值，遂于 8 月 22 日在汉

口被逮捕并立即处死。消息传来，中国议会自然就是
非法组织，无须任何机构下令，也就自行终止①。
正是这样一个背景和结果，我们感到尽管郑观

应应该是中国议会中比较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但

是他在后来的岁月中似乎并不太愿意重提这段政治

经历，致使这一过程的复原与重建几乎不可能。
[责任编辑 乔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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